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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成为学术研究热点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又称《尊胜陀罗尼经》《尊胜陀罗尼》，简称《尊胜经》，全一卷，是一部在唐宋

时期非常流行的密教经典。所谓“佛顶尊胜”，是密教胎藏界曼荼罗释迦院五佛顶之一。五佛顶中，以释

迦牟尼佛顶所显现的轮王形佛顶尊为最殊胜，故密教以佛顶尊为本尊，修持息灾除病之法，称为尊胜

法。陀罗尼是梵文的音译，意译为总持、能持、能遮，一般是指能令善法不散失，令恶法不起的长咒。佛

顶尊胜陀罗尼是用八十七句组成的长咒说佛顶尊胜的功德。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内容是：佛在室罗筏国（舍卫国）誓多林给孤独园（祇园精舍）说法。三十三

天的善法堂会有一天子名曰善住，地位尊贵，与诸天游园，前后有天女围绕，嬉戏听乐，日子过得非常

快乐。夜晚时分，善住天子听到有声音传来，说他将在七日后寿尽，命终之后生瞻部洲，来回七次投胎

猪、狗、野干、猕猴、蟒蛇、乌鸦、乌鹫等畜生身，然后入地狱受苦，出地狱后虽投胎为人身，但生在贫贱之

家，天生残疾而无双眼。善住天子听说之后十分惊恐，急忙赶去向帝释天求助。帝释天也无计可施，于

是到佛前供养，请教对策。佛授给帝释天《佛顶尊胜陀罗尼》，让他转授给善住天子受持读诵供养。善住

天子依法受持，满六日六夜，即得解脱，增寿无量。经中宣说若有人读诵供养此《陀罗尼》，能消灭一切

恶业，不受地狱畜生阎罗王饿鬼之苦，得生善道，增益寿命，永离一切诸病，往生极乐世界。

* 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石窟文献释录与图文互证研究”（项目编号：21&ZD218）阶段性研究成果。

莫高窟第 169 窟《佛顶尊胜陀

罗尼经变》及其相关问题 *

张小刚

内容提要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一部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密教经典。进入 21 世纪，

敦煌壁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逐渐成为国内外敦煌图像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敦煌壁

画中目前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共 8 铺，包括盛唐 4 铺，晚唐 1 铺，宋代 3 铺。

其中莫高窟第 169 窟前室北壁发现的宋代一铺，虽然内容不多且有残损，但仍然为研究

敦煌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宗教功能、题材组合、分布关系和

绘制形式等提供了珍贵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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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经的梵本由北印度罽宾国僧人佛陀波利带到中土。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文记载，唐高宗仪凤

元年（676）佛陀波利来华，到五台山参拜文殊菩萨，哭泣着向山顶礼拜，强烈希望能见到文殊的圣容。

忽然看见一老人从山中出来，对他说此土僧俗造罪业者极多，唯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救拔幽显最不可

思议，能灭众生一切恶业，希望他能把此经带到汉地来，广利群生，拯济幽冥。佛陀波利举头之际，老

人忽然就不见了。佛陀波利醒悟这是文殊化现的老人在点化他，于是回国取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梵

本，于永淳二年（683）到长安进献给唐朝皇帝。唐高宗命日照法师与杜行顗一起译成汉文，但起初只在

宫内流传。于是佛陀波利讨要回梵本，在西明寺与顺贞等大德一起重新翻译成流通本。除了上述二译本

以外，此经译本另有唐代地婆诃罗译《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经》一卷、地婆诃罗重译《佛顶最胜陀罗尼

经》一卷、唐代义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后周智称译《尊胜陀罗尼并念诵功能法》（已佚）、宋代施护

译《尊胜大明王经》一卷、宋代法天译《最胜佛顶陀罗尼经》一卷等。这些译本中以佛陀波利的译本最为流

行。不空弟子法崇著《尊胜陀罗尼经疏》二卷，依据的经文就是佛陀波利的译本。此经译出后，将《佛顶

尊胜陀罗尼经》刻在石幢上成为一种风尚
‹1›
。敦煌藏经洞所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写卷中最多的也是佛

陀波利译本，计有120多件，其中有明确纪年的两件均在开元五年（717）
‹2›
。唐代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

录》中记载了佛陀波利和地婆诃罗两个译本
‹3›
。宋、明本及高丽本大藏经均有收录。其中，宋、明二本所

收者较短，高丽本所收则系后人据原本加以补缀而成，故篇幅较长。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收录了此

经存世的各个译本。

1991年，王惠民发表《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
‹4›
一文，对莫高窟第55窟与第454窟两铺《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进行了考释。这两铺经变都属于宋代，采用中间说法图加两侧条幅的形式，均保留

有较多画面榜题，据榜题可以确定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当时一般认为敦煌只有这两铺《佛顶尊胜

陀罗尼经变》。此后，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一书，以莫高窟第55、454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以

及敦煌藏经洞所出《尊胜咒坛图》等图像和敦煌文献中的尊胜启请文、Ф.176《佛顶尊胜洗骨变胜灵验别

行法》等资料，探讨了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信仰
‹5›
。2004年，下野玲子发表《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南壁

‹1›  今天在全国各地仍留存着大量唐五代宋辽金元时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幢，如陕西富平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689年）、陕

西陇县石经幢2座（728、1037年）、陕西眉县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816年）、山西五台佛光寺经幢（877年）、山西交城天宁寺经幢6座（785－820

年）、山西潞城原起寺经幢（747年）、山西五台山尊胜寺经幢（1026年）、山西繁峙岩山寺经幢（1079年）、山西晋城青莲寺经幢（1086年）、山西

大同下华严寺经幢（1095年）、山西朔州崇福寺经幢3座（1104、1110、1113年）等。

‹2›  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3›  ［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8年，第396页。

‹4›  王惠民《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考释》，《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第7－18页。

‹5›  前揭李小荣《敦煌密教文献论稿》，第4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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経変の新解釈》一文
‹1›
，认为莫高窟第217窟主室南壁被定名为《法华经变》的壁画应该是《佛顶尊胜陀罗

尼经变》，而且同时代莫高窟第103窟主室南壁、第31窟主室窟顶东披、第23窟主室窟顶东披的三铺过去

被认为是《法华经变》的壁画也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此后其在《唐代仏頂尊勝陀羅尼経変における

図像の異同と展開》
‹2›
以及专著《敦煌仏頂尊勝陀羅尼経変相図の研究》

‹3›
中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还是

2004年，京户慈光在敦煌研究院举办的“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指出莫高窟第217、103

窟南壁法华经变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4›
。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过去长期被认为是敦煌《法华经

变》的代表作
‹5›
，并在社会上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6›
，日本学者的新观点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2005年，郑

炳林与沙武田在《敦煌石窟艺术概论》中已经认同了京户慈光和下野玲子将莫高窟第23窟主室东披壁画

确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看法
‹7›
。同年，敦煌研究信息资料中心《信息与参考》总第6期刊登了丁

淑君翻译的下野玲子《敦煌莫高窟第217窟南壁经变画新解》一文。2007年，台湾学者赖鹏举发表《盛唐

以后莫高窟引入中印密教及唯识系经变思想关系研究》
‹8›
一文，他根据下野玲子的研究，将盛唐敦煌莫

高窟第203、217、23、31窟出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放在中印密法进入敦煌的大背景下来看待。

2006年，郭俊叶告诉笔者，她在对敦煌壁画尤其是第217、103、23、31窟的器具进行研究时，按照

“山”“幢”“楼”等临近关键词的方式检索《大正藏》电子版，只检索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书写此陀罗尼，

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
‹9›
的记载。这几个过去公认是《法华经变》的壁画中

同时出现了将陀罗尼安置在高幢上、高山上、楼上三个画面，而且都没有火宅及三车等《法华经变》常见的

标志性图像，因此她认为这几个壁画很可能不是《法华经变》而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笔者告诉她这

个发现已有日本学者正式发表了文章，虽然郭俊叶失去了首先发表的机会，但她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

‹1›   下野玲子在文末附记中提到，此文是2003年5月24日在日本关西学院大学举办的第56回“美术史学会全国大会”上口头发表的内

容基础上加以修改的。［日］下野玲子《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南壁経変の新解釈》，《美術史》2004年（总第157期），第96－115页。

‹2›   ［日］下野玲子《唐代仏頂尊勝陀羅尼経変における図像の異同と展開》，《朝日敦煌研究院派遣制度記念誌》，日本：朝日新聞

社，2008年。

‹3›   ［日］下野玲子《敦煌仏頂尊勝陀羅尼経変の研究》，东京：勉誠出版，2017年，第79－120页。

‹4›   ［日］京户慈光《关于尊胜陀罗尼经变》，《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提要集》，敦煌研究院，2004年，第88页。

‹5›   施萍婷、贺世哲《敦煌壁画中的法华经变初探》，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

177－191页。

‹6›   施萍婷在《关于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的思考》一文中回忆：她与贺世哲两位先生合著的《敦煌壁画中的法华经变初探》写就

于1963年，“此文20多年后才得以在《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3卷上发表（文后的附表有多处错误）”。施萍婷、范泉《关于莫高窟第217窟

南壁壁画的思考》，《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第13页。

‹7›   郑炳林、沙武田《敦煌石窟艺术概论》，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261页。

‹8›   赖鹏举《盛唐以后莫高窟引入中印密教及唯识系经变思想关系研究》，《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41－42页；赖鹏举《敦煌

石窟造像思想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16－219页。

‹9›   前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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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几个洞窟壁画中安置在高幢上、高山上、楼上的矩形面曲柄器具，她肯定了其是放置陀罗尼等佛经

的器具，从而根据传世文献和敦煌卷子考证其名称为“经架”
‹1›
，进而又确定了莫高窟第156窟前室顶部南

侧的残损经变也应该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郭俊叶据此撰成《敦煌壁画中的经架——兼议莫高窟第

156窟前室室顶南侧壁画题材》一文
‹2›
。此外，郭俊叶还将她关于经架及第156窟的研究成果在2009年兰

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论坛上做了交流讨论。敦煌研究院的一些研究者可能参与听会，或听说了这一

新成果，因此也开始直接使用经架这个名称
‹3›
。部分学者可能尚不知道郭俊叶的研究成果，所以才会有

中法学者于2010年8月敦煌国际学术会议期间，称调查洞窟时新发现莫高窟第156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变》的说法
‹4›
。

另据殷光明《莫高窟第449窟东壁北侧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辨析》一文提到，2010年美国弗吉利

亚州大学举办“文化交流：中古早期中国与邻邦文化”（Cultural Crossings:China and Beyond in the Medival 

Period）国际研讨会，会上美国学者史瀚文（Neil Schmid）发表《无论是谁写了陀罗尼——陀罗尼经架在中

东亚的仪式使用》一文，提出莫高窟经变中的经架只出现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是判定《佛顶尊

胜陀罗尼经变》的特定标志
‹5›
。这当然过于绝对，经架作为一种器具，可以出现在读诵佛经或者安置供

养佛经的多种场合，也就是可以出现在敦煌壁画多种经变之中，殷光明文中就提到莫高窟第449窟主

室东壁门北《父母恩重经变》中出现了位于楼上的经架，上述郭俊叶文中也提到莫高窟第359、150窟《金

刚经变》中绘有经架，据笔者所知即使是莫高窟第156窟主室窟顶南披《法华经变》的高僧在高座上讲经

的小画面中也绘有经架。但是，如果一铺经变中同时出现了将经架分别安置在高幢、高山和楼阁上的画

面
‹6›
，这些情节只见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那么该经变就极可能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再证以该

经变的其他画面，则结论基本不会大谬。

2010年，王惠民在论述最近几年发现的若干重要经变时，提到了从法华经变中辨识出4铺唐前期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第23窟窟顶东披、第31窟窟顶东披、第103窟南壁、第217窟南壁）
‹7›
，表明了他所持的

赞同态度。2011年，刘源译、刘永增审校的下野玲子《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南壁経変の新解釈》再译本

‹1›   ［日］下野玲子《敦煌莫高窟第二一七窟南壁経変の新解釈》日文原文中作“书见台”，丁淑君译作“经幢”，牛源译作“诵经台”。正

仓院的类似器物被命名为“紫檀金银绘书几”。

‹2›   郭俊叶《敦煌壁画中的经架——兼议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室顶南侧壁画题材》，《文物》2011年第10期，第70－76页。

‹3›   殷光明《莫高窟第449窟东壁北侧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辨析》，《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第33－40页。

‹4›  王惠民《莫高窟第1 5 6窟发现尊胜经变》，敦煌石窟公共网，2 0 1 0年8月2 6日，h t t p : / / p u b l i c . d h a . a c . c n / c o n t e n t .

aspx?id=207955531407。

‹5›   前揭殷光明《莫高窟第449窟东壁北侧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辨析》，第33－40页。

‹6›   下野玲子在文中也提到这是最特殊的三个图像，但是以前这三个图像从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7›   王惠民《敦煌莫高窟若干经变画辨识》，《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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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1›
。同期还发表了施萍婷、范泉《关于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的思考》一文

‹2›
，作为对下野玲子新观

点以及赞同其观点的敦煌研究院部分学者的回应，施萍婷追述了壁画被定名为《法华经变》的历史，对下

野在考证过程中无法圆满解释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最后认为该铺壁画既不是法华经变，也非佛顶尊胜

陀罗尼经变，壁画的主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2011年6月14－15日，法国东亚文明研究所、远东学院举办“法中敦煌学讨论会”，郭丽英做了题为

《莫高窟几幅壁画的不同解读：法华经变？尊胜经变？或其他？》的报告
‹3›
，她指出下野的观点甚为国

外学界接受。关于施萍婷提出的以佛陀波利故事即经序加入经变不符合敦煌经变画的惯例，郭丽英指出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出世后，其经序和经文本身几乎是分不开的，第23、103、217窟的相关壁画中有与第

55、454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非常类似的画面，“特别是同时表示于幢上、高楼、高山安置抄写陀罗尼

木板，这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特点之一，而不是只有经架的问题”。她同时认为，施萍婷关于第217

窟经变画可能依据另一种尚未找到的经典的推测是很有意思的提议，并提到第31窟东披有二妇人仰手

向上，其中一人手拿一似“木偶”物，此景在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似未有记载，但在第454窟佛顶尊胜陀

罗尼经变中有此画面，并有榜题“女人怀孕受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怀疑此文与佛顶尊胜陀罗尼仪轨

实行有关。

2011年底，张元林发表《也谈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的定名——兼论与唐前期敦煌法华图像相关

的两个问题》，对第217窟南壁壁画定名历史进行了回顾，认同下野玲子的新定名，对如何认识唐前期

敦煌《法华经变》的表现重点和多品目《法华经变》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也进行了再思考
‹4›
。

有关题材识别与定名问题，王惠民在其之后出版的《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
‹5›
与《敦煌佛教图像研

究》
‹6›
中都有论及，认为敦煌现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共有8幅，即盛唐4铺（莫高窟第23、31、103、217

窟），晚唐1铺（莫高窟第156窟），五代晚期至宋初3铺（莫高窟第55、169、454窟），也就是说除了此前学

者们已经做过研究的7铺以外，他认为莫高窟第169窟应该还有一铺，但可惜并未对这铺经变作具体介

绍，因而也未能引起学术界对该图像的足够重视和讨论。

2013年，郭俊叶又撰文认为莫高窟第31、454、55等窟壁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所出现的婴偶图

‹1›   ［日］下野玲子著，牛源译，刘永增审校《莫高窟第217窟南壁经变新解》，《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第21－32页。

‹2›   前揭施萍婷、范泉《关于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的思考》，第12－20页。

‹3›   张先堂《2011“法中敦煌学讨论会”综述》，敦煌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信息与参考》2011年（总第15期），第4－5页。

‹4›   张元林《也谈莫高窟第217窟南壁壁画的定名——兼论与唐前期敦煌法华图像相关的两个问题》，《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4期，

第39－48页。

‹5›   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13页。

‹6›   王惠民《敦煌佛教图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8页。



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及其相关问题 027

应为七夕乞子图，妇女手中的婴偶为摩睺罗
‹1›
。2015年，郭俊叶发表《莫高窟第217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变中的看相图及相关问题》
‹2›
，认为第217窟南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左下方一系列小画面中有三个画

面是关于祈子祈福、生子及看相的内容。此外，她不同意下野玲子将画面中的西域式建筑认定为婆罗门

的家，而是以请婆罗门占相一事来表现豪贵最胜之家。她认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看相图中，不管是

画中的人物还是服饰，都表现出粟特人的特征，而第217窟首次出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可能是

往来于丝路上的商贾粟特人从中原携带而来的粉本。

除此之外，郭俊叶在其博士论文《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研究》中，对该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榜题

进行了校录并附录榜题位置示意图
‹3›
。张景峰的博士论文《敦煌阴氏与莫高窟研究》，对第217窟南壁《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画面内容进行了考释，并认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进入敦煌石窟中有两点原

因，一是武周时期流行密教经典，二是能够消灾灭罪。该经派生出的五台山文殊信仰影响了五代时期第

220窟的新样文殊变和文殊堂第61窟中心佛坛上的塑像和西壁的五台山图
‹4›
。高秀军在其博士论文中对

莫高窟第55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也做了进一步研究
‹5›
。张亮通过与经文及敦煌相关图像的对比，

认为四川大邑药师岩K7－2左侧的经变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其年代为9世纪末至10世纪中叶
‹6›
。

赖天兵认为浙江海宁安国寺唐会昌四年（844）经幢所镌主体造像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文与经文的变

相
‹7›
，又认为浙江杭州灵隐寺吴越国两经幢短柱所镌主体造像的依据也是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

经》，可视作最为简化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
‹8›
。

正是因为近年来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成为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2019年有学者撰

文对其研究史进行了回顾
‹9›
。值得注意的是，从发表的研究综述来看，由于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对莫高

窟第169窟新发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缺少具体介绍与考证，学术界多数学者还停留在敦煌壁画现

存7铺此种经变的认知上。

‹1›   郭俊叶《敦煌壁画、文献中的“摩睺罗”与妇女乞子风俗》，《敦煌研究》2013年第6期，第13－17页。

‹2›   郭俊叶《莫高窟第217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的看相图及相关问题》，《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4期，第111－122页。

‹3›   郭俊叶《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645－648页。

‹4›   张景峰《敦煌阴氏与莫高窟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50－172、229－231、271页。

‹5›   高秀军《敦煌莫高窟第55窟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212－226页。

‹6›   张亮《四川大邑药师岩新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及相关问题讨论》，《敦煌研究》2017年第3期，第71－81页。

‹7›   赖天兵《海宁安国寺唐会昌四年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初探》，《文物世界》2018年第1期，第28－31页。

‹8›   赖天兵《灵隐寺吴越国经幢短柱造像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敦煌研究》2019年第3期，第66－73页。

‹9›   陈凯源《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研究综述》，《陇东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第6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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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内容

此前学者们讨论比较多的敦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分别见于莫高窟第217、103窟主室南壁，第

23、31窟主室窟顶东披（以上4铺为盛唐），第156窟前室窟顶南侧（晚唐），第55、454窟主室北壁西起第

1铺（宋代），计7铺。近年来，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在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又发现一铺《佛顶尊胜陀

罗尼经变》，这应该就是王惠民论著中曾经提到的那一铺图像。莫高窟第169窟始建于唐代，前后室结

构，主室为覆斗形顶，西壁开一龛，龛内唐塑经过清代改修，其余壁面均为宋代重修壁画。莫高窟内

容总录记载：“（第169窟前室）南、北壁存宋代残画部分。”
‹1›
关于此处壁画年代的认定，笔者认为大致不

误，但其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

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存一铺经变画〔图一，图二〕，下部中间早已被穿洞破坏，东部则被加固的

‹1›  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58页；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

1996年，第67页。

〔图一〕 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北宋初

〔图二〕 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线描图
北宋初
李珊娜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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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墙遮挡了少部分，可以辨识的画面如下：

中间为说法图。主尊为一佛，居于中央位置，高肉髻，额头上部中间绘有小圆圈的白毫，身着袈

裟，右手于右胸前作说法印，胸部以下已毁，但一般应为结跏趺坐，背后有头光与身光，头顶有华盖，

身后绘有双树。佛左右两侧各绘一身弟子，均有圆形头光。再外侧左右各绘一身大菩萨，戴宝冠，身

着天衣，背后有头光与身光，头顶有华盖，也应为坐姿。主尊佛与两尊大菩萨均为蝙蝠形焰光的圆形头

光，以及三角形焰光的圆形身光，华盖均为顶上装饰火焰宝珠（摩尼宝珠）并垂下珠链和铃铎。佛左右侧

大菩萨下方各残存两身菩萨，均双手合十，头戴宝冠，上身裸露，斜披络腋，戴耳环、项圈、臂钏、手镯

等装饰物，胸部轮廓线条浑圆。右侧菩萨下方残存听法众人所在平台的一角，平台为方形转角，边沿为

矮小的栏楯。

佛头顶华盖的上方绘有下小上大的须弥山，须弥山顶平台的地面上装饰类似马赛克的图案，表示布

满宝物，平台正中间绘有一座院落，正面中间开一门，门左右两侧的院墙前各悬有一华盖，院落四角设

角楼，院内中间有一小楼，小楼外前方左右两侧似各立一人，似均身着大袖袍服。院落外右侧有一灰色

底长条形榜题，文字已漫漶不清。院落两侧绘远山和云朵，下方左侧存一云尾，表示有神祇从天降下，

但下部已不清。云尾上方有一浅褐色底长条形榜题，文字亦漫漶不清，旁边跪有一俗装男性，似身着土

红色圆领袍服。

主尊说法图左侧
‹1›
以山峦及少量树木为背景，自上而下存4个小画面：

画面1：一佛坐在三棵树下，身着偏衫式袈裟，右手于胸前作说法印，有圆形头光与身光。佛前方

左侧有三人跪于方毯或尼师坛上，均身着大袖袍服，双手拢于胸前向佛作礼，为首一人体型较大，其后

两人并列随侍，体型略小。佛前方右侧立有一只虎豹形猛兽，仰头，四肢有力，长尾后端卷起。画面旁

有一深褐色底长条形榜题，文字已漫漶不清。

画面2：一人半躺于方形矮足卧具上，上身裸露，下身包裹于被子之中。卧具沿外有一人，身着圆

领袍服（已变色为黑褐色），双手合于胸前，前方似有一束腰带盖的器物。画面旁有一灰色底长条形榜

题，文字已漫漶不清。

画面3：一经幢用木支架立于地上。支架脚部为十字形木条，支架柱体立在木条中心点上。画面旁

有一灰色底长条形榜题，文字已漫漶不清。

画面4：楼上放置一经架。经架柄部弯曲，头部为长方形。楼内有一俗装男性，似身着土红色圆领

袍服。画面旁有一浅褐色底长条形榜题，文字已漫漶不清。

笔者认为，这幅残存的经变很可能就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中间说法图表现的是佛在室罗筏国誓多林给孤独园为弟子、菩萨等说法，即经文所说“一时薄伽梵在

‹1›  这里所说的说法图左侧，是指观者的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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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罗筏住誓多林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又与诸大菩萨僧万二千人俱”
‹1›
的场景。画面中

佛身后的双树及说法图周围的山峦表明了佛说法的地点在室外园林之中。佛与胁侍菩萨头顶的华盖上装

饰火焰宝珠，可能表现佛经中“此佛顶尊胜陀罗尼，犹如日藏摩尼之宝，净无瑕秽，净等虚空，光焰照

彻，无不周遍”
‹2›
的场景。

说法图上方是须弥山上的三十三天。画面中的院落是三十三天的善法堂会。院落中绘有天人，表现

善住天子和诸天在善法堂会快乐地生活，即经文所说“尔时三十三天于善法堂会，有一天子名曰善住，

与诸大天游于园观，又与大天受胜尊贵，与诸天女前后围绕，欢喜游戏，种种音乐，共相娱乐，受诸快

乐”
‹3›
的场景。院落下方的云尾，应该是表示帝释天从三十三天降至世尊说法处的场景。

说法图左侧残存4个小画面。画面1应该表现的是帝释天向佛请教如何使善住天子不受畜生之身的

场景。即经文所说场景：“尔时帝释即于此日初夜分时，以种种花鬘涂香末香，以妙天衣庄严执持，往

诣誓多林园，于世尊所到已，顶礼佛足，右绕七匝，即于佛前广大供养，佛前胡跪，而白佛言：世尊，

善住天子云何当受七返畜生恶道之身，具如上说。”
‹4›
跪拜世尊的三人中，为首的人是帝释天，后面是跟

随帝释天的两位天人。另一侧的猛兽应该是帝释天向佛提到的善住天子将受七返畜生恶道之身（猪、狗、

野干、猕猴、蟒蛇、乌鸦、乌鹫等）或者佛向帝释所说不再投胎诸猛兽的情节：“若人须臾得闻此陀罗尼，千

劫已来积造恶业重障，应受种种流转生死，地狱、饿鬼、畜生、阎罗王界、阿修罗身、夜叉、罗剎、鬼神、布单

那、羯咤布单那、阿波娑摩啰、蚊、虻、龟、狗、蟒蛇、一切诸鸟及诸猛兽，一切蠢动含灵乃至蚁子之身，更不

重受。即得转生，诸佛如来一生补处菩萨同会处生，或得大姓婆罗门家生，或得大刹利种家生，或得豪

贵最胜家生。”
‹5›

画面2应该表现的是治病救人，即经文所说“佛言：若人遇大恶病，闻此陀罗尼，即得永离一切诸

病”
‹6›
的场景。

画面3与画面4应该表现的是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安置在高幢和楼上，即经文所说“书写此陀罗尼，

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

姓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彼诸众生，

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

‹1› 前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第350页。

‹2› 前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第351页。

‹3› 前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第350页。

‹4› 前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第350页。

‹5› 前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第351页。

‹6› 前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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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此等众生，为一切诸佛之所授记，皆

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的场

景。虽然画面中高幢顶部已残毁，但是树

立经幢的木架与第23、156窟《佛顶尊胜陀罗

尼经变》中的幢架几乎一模一样〔图三，图

四〕，所以本文推测其顶部原来应安置有陀

罗尼经架。此外，笔者还注意到莫高窟第

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的陀罗尼被

安置在高幢和楼上等画面，在分布位置上与

第217、23、55、454等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

经变》一样〔图五，图六〕，都是将这些画面

绘制在整幅经变的左下部。

第169窟残存的这4个小画面，在第217窟等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图七〕中都可以找到表现相

同情节的类似画面。因此本文认为将第169窟前室北壁的这一铺经变确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应该

没有太大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对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图像的首次公布、介绍和内容

考证，敦煌壁画中目前发现有8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说法当可信从。

三  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功能与特点

根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文及经序，此经救拔幽显最不可思议，能净除一切恶道，灭一切罪业

‹1› 前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9册，第351页。

〔图三〕 莫高窟第23窟主室窟顶东披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局部） 
盛唐

〔图四〕 莫高窟第156窟前室窟顶南侧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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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障，解脱一切地狱、

饿鬼、畜生、阎罗王界、

阿修罗身之苦，增益寿

命，永离病苦，转生富

贵人家，往生极乐世

界。古人在敦煌壁画中

绘制《佛顶尊胜陀罗尼

经变》应该也是希望发

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的这些作用。

盛唐莫高窟第217、

103窟主室南壁为《佛顶

尊胜陀罗尼经变》，与

之相对的北壁为《观无

量寿经变》。前者能灭

众生一切恶业，使其解

脱，不受地狱、畜生等

恶道之苦，后者使得众

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盛唐莫高窟第23窟主

室窟顶东披为《佛顶尊

胜陀罗尼经变》，与之

相对的窟顶西披为《弥

勒经变》。窟顶西披的

《弥勒经变》是与西壁

龛内的倚坐主尊弥勒塑

像密切相关的。盛唐莫

高窟第31窟主室窟顶

东披为《佛顶尊胜陀罗

尼经变》，与之相对的窟顶西披为《法华经变》。窟顶西披的《法华经变》是与西壁龛内的结跏趺坐主尊释

迦塑像以及绘塑结合的十大弟子造像密切相关的。

晚唐莫高窟第156窟前室窟顶南侧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间为《降魔变》，北侧为《父母恩重

〔图五〕 莫高窟第55窟主室北壁西端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北宋初

〔图六〕 莫高窟第454窟主室北壁西端 《佛顶尊胜
陀罗尼经变》 （局部）
北宋初

〔图七〕 莫高窟第217窟主室南壁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 
盛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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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变》。主题分别是灭罪、降魔、报恩。降魔的主题可能与庆祝张议潮领导的敦煌人民对吐蕃的胜利有

关，同时期劳度叉斗圣变的重新出现和流行可能也与此背景有关
‹1›
。报君亲恩，是儒家大力提倡的伦理

道德。晚唐时期孝道造像题材的流行与张议潮全面恢复汉人各种制度和风俗，回归唐朝和报效朝廷的史

实有一定的关系。

宋代莫高窟第55窟主室北壁西起第1铺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第2铺为《思益梵天请问经变》，

第3铺为《药师经变》，第4铺为《天请问经变》；主室南壁西起第1铺为《观音经变》，第2铺为《报恩经

变》，第3铺为《观无量寿经变》，第4铺为《弥勒经变》；东壁门北侧为《密严经变》，门南侧为《金光明经

变》；窟顶西披为《弥勒经变》，北披为《华严经变》，东披为《楞伽经变》，南披为《法华经变》。窟顶西披

的《弥勒经变》与中心佛坛上弥勒三会的塑像形成上下呼应关系。北壁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与南壁的

《观音经变》相对应，一为灭罪，救拔地狱诸苦，一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满足众生一切愿望。

宋代莫高窟第454窟主室北壁西起第1铺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第2铺为《思益梵天请问经变》，

第3铺为《药师经变》，第4铺为《梵网经变》；主室南壁西起第1铺为《天请问经变》，第2铺为《报恩经

变》，第3铺为《观无量寿经变》，第4铺为《楞伽经变》；东壁为《维摩诘经变》；窟顶西披为《法华经变》，

北披为《华严经变》，东披为《弥勒经变》，南披为《法华经变》。窟顶西披的《法华经变》与中心佛坛上原来

的释迦牟尼塑像形成上下呼应关系。北壁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与南壁的《天请问经变》相对应，但这

种对应关系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敦煌壁画中的《天请问经变》还有不少例子是与《思益梵天请问经变》

等经变相对出现的情况。

宋代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前室南壁的未知名经变中残存男女对坐的

几个小画面。据王惠民提醒，第169窟前室南壁壁画可能为《父母恩重经变》。如是，那么则形成了《父

母恩重经变》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相对应的组合形式。这种形式在莫高窟第156窟前室的南北两侧

已经出现，第169窟前室经变的对应形式与第156窟前室经变的对应形式一脉相承。

如果第169窟前室南壁壁画为《父母恩重经变》，其作用是报答父母，忠君爱国。前室北壁壁画《佛

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作用是灭尽一切恶业。前室西壁门南北两侧的两铺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图既蕴含

了天王护法的意义，又蕴含了忠孝的思想
‹2›
。主室内满壁重修的绿底千佛图表现的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世界。前室和主室形成了洞窟重修者想要表达的一个完整的宗教信仰诉求。

从该经变在洞窟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在盛唐莫高窟第217、103窟中位于主室南壁（通壁绘制），在盛

唐莫高窟第23、31窟中主要位于主室窟顶东披（少数画面延伸至窟顶南、北两披东端），在晚唐莫高窟第

156窟中位于前室窟顶南侧，在宋代莫高窟第55、454窟位于主室北壁西端（西起第一铺），而在宋代莫高

窟第169窟中则位于前室北壁。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出现的位置既不是盛唐时期流行

‹1›   前揭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第194页。

‹2›   郭俊叶《托塔天王与哪吒——兼谈敦煌毗沙门天王赴哪吒会图》，《敦煌研究》2008年第3期，第3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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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室南壁或主室窟顶东披，也不是宋代曹氏家族归义军节度使功德窟（第55窟曹元忠功德窟与第454

窟曹延恭功德窟）中流行的主室北壁西端，而是位于前室，可能与《父母恩重经变》相对绘制，与晚唐第

156窟张议潮功德窟中类似题材的分布情况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在绘制形式上，莫高窟第169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也没有采用同时代第55、454窟中间说法图

加两侧条幅的形式，而是在中央说法图两侧以山峦树木作为自然分割来分布主要画面情节。莫高窟第

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这种形式更多是继承了盛唐同类题材。盛唐和宋代，敦煌《佛顶尊胜陀

罗尼经变》无论是位于主室南壁还是主室窟顶东披，还是主室北壁西端，将陀罗尼经架“安高幢上，或安

高山，或安楼上”的三个画面一般都被绘制在经变的左下角，莫高窟第169窟新发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

经变》也是如此，唯有第156窟前室窟顶南侧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中这几个标志性画面被绘制在经

变下部中央。以上这些值得注意的现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虽然内容不多且有残损，但仍然为研究敦煌唐宋

时期尤其是宋代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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